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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讲 三 个 问题 : 

一 、 去 年 大 捉 了 一 批 ， 狠 狠 的 整 了 一 下 ， 给 敌人 一 个 打击 。 今 年 中 央 说 可 以 宽 一 
点 ， 少 捕 一 点 。 也 许 有 人 说 ， 我 早 知道 今年 又 要 反 左 。 有 的 说 : 宽 是 你 们 ， 严 也 是 你 们 ; 
反 左 是 你 们 ， 反 右 也 是 你 们 。 有 的 说 : 完 竟 你 们 是 从 宽 ， 还 是 从 严 ， 为 什么 时 而 宽 、 时 而 
严 。 这 个 问题 ， 主 席 说 过 ， 要 从 形势 出 发 ， 无 论 多 捉 或 少 捉 ， 多 杀 一 点 ， 或 少 杀 一 点 都 要 
从 形势 出 发 ， 都 要 根据 具体 情况 来 确定 。 

去 年 为 什么 大 提 一 批 ? 为 什么 那 时 强调 要 给 敌人 几 个 打击 ? 是 因为 去 年 敌人 相当 独 
狂 。 在 坐 的 同志 想 想 ， 去 年 前 半年 是 什么 形势 ? 由 于 粮食 问题 紧张 ， 民 主人 士 叫 喷 ， 什 么 
统购 统销 有 问题 啊 ， 什 么 工人 生活 是 天 堂 ， 农 民 是 地 狱 呀 ， 等 等 。 那 时 到 处 有 人 闲 。 毛 人 
水 怪 搞 完了 又 出 来 了 ， 搞 得 乌 烟 阅 气 。 

那 时 的 形势 是 什么 性 质 呢 ? 就 是 我 们 农业 要 合作 化 了 ， 要 把 个 体 经 济 变 成 集体 经 
济 ， 消 灭 农 村 资本 主义 ， 统 购 统销 就 是 不 允许 资本 主义 商业 在 农村 搞 ， 所 以 也 是 对 资本 主 
义 的 斗争 。 在 城市 ， 那 时 也 在 搞 公 私 合营 ， 资 产 阶级 看 到 ， 农 村 资本 主义 成 分 消灭 了 ， 城 
市 资产 阶级 要 完全 、 彻 底 锦 六。 列宁 说 过 : 小 私有 者 是 每 时 每 刻 都 在 产生 资本 主义 。 小 生 
产 者 、 个 体 经 济 是 资产 阶级 的 后 备 军 。 资 产 阶级 是 想 争 取 这 个 后 备 军 的 。 而 农民 又 有 两 重 
性 ， 他 跟 工 人 阶级 走 ， 就 搞 社会 主义 ， 不 跟 工 人 阶级 走 ， 就 会 给 资产 阶级 争取 去 ， 所 以 农 
民 是 我 们 和 资产 阶级 争夺 的 对 象 。 农 民 组 织 起 来 后 ， 资 产 阶级 就 彻底 孤立 了 。 这 一 点 资产 
阶级 也 是 知道 的 。 果 然 去 冬 今 春 一 搞 ， 就 全 部 公私 合营 了 。 而 去 年 的 形势 ， 正 是 这 种 情况 
的 前 夜 ， 他 们 感到 问题 的 严重 ， 他 们 快要 被 消灭 了 ， 就 跟 我 们 较量 较量 力量 。 当 然 ， 不 是 
所 有 资产 阶级 都 有 这 么 高 的 自觉 ， 但 是 这 个 斗争 的 性 质 是 “ 谁 战胜 谁 ” 的 斗争 ， 是 跟 资 本 
主义 经 济 趋 势 斗 争 。 而 残余 反革命 分 子 就 乘 此 机 会 进行 破坏 ， 而 且 很 嚣张 。 因 为 他 们 有 地 
盘 、 有 市 场 。 

现在 情况 变 了 ， 特 别 是 农业 合作 化 后 ， 四 十 条 公布 后 ， 空 气 大 改变 了 。 为 什么 ? 就 
是 因为 去 年 狠 狠 地 给 了 反革命 一 个 打击 ， 提 了 那么 多 ， 杀 了 一 大 批 。 这 样 一 打 后 ， 把 反 革 
命 搞 到 劳改 队 ， 不 能 搞 反 革命 活动 了 。 如 果 去 年 不 给 反革命 狠 狠 打击 ， 就 不 会 有 今年 的 情 
况 ， 社 会 主义 改造 也 不 会 有 这 样 顺利 。 反 革命 经 过 这 一 搞 ， 资 产 阶 级 也 感到 孤立 了 。 这 是 
形势 所 以 改变 的 一 个 很 重要 的 因素 ， 但 不 是 唯一 的 因素 ， 从 社会 制度 的 改变 来 说 ， 也 不 是 
最 重要 的 因素 。 

去 年 搞 的 一 批 ， 和 过 去 不 同 ， 大 镇 反 把 反革命 搞 掉 一 批 ， 社 会 情况 改变 了 ， 反 革命 
把 头 低下 了 ， 缩 回去 了 ， 后 来 ， 看 到 资产 阶级 活跃 起 来 ， 合 作 社 统购 统销 有 问题 ， 因 此 又 
钻 出 来 了 。 我 们 狠 狠 的 打 了 一 棒 ， 打 了 后 ， 社 会 秩序 就 进一步 的 巩固 。 

还 有 一 个 变化 的 原因 是 五 亿 多 农民 组 织 起 来 了 ， 变 成 了 社会 主义 经 济 ， 不 但 地 主 、 
富农 不 好 搞 破 坏 ， 反 革命 分 子 也 不 好 搞 了 ， 资 产 阶级 也 不 好 搞 了 ， 这 就 挖掘 了 各 种 反革命 
的 根 ， 使 所 有 与 共产 党 作对 的 人 孤立 起 来 了 。 你 看 ， 几 是 组 织 起 来 ， 合 作 化 比较 健全 的 地 


区 ， 不 但 反革命 分 子 不 好 活动 ， 任 何 资产 阶级 也 不 容易 活动 。 这 是 伟大 的 胜利 ， 这 是 一 个 
根本 性 的 胜利 。 

城市 中 怎样 呢 ? 城 市 在 较 短 期 间 内 资本 主义 工商 业 全 部 接受 公私 合营 。 资 产 阶级 锣 
鼓 喧 天 ， 给 毛 主 席 报 “ 喜 ”， 为 的 是 庆祝 消灭 自己 ， 这 话 看 来 似乎 不 合 逻 辑 ， 但 是 是 事 
实 。 为 什么 这 样 ? 就 是 因为 无 产 阶级 领导 得 正确 ， 人 民 民 主 专政 巩固 了 ， 反 革命 打 得 差 不 
多 了 ， 农 民 组 织 起 来 了 ， 资 产 阶级 有 两 条 道路 ， 一 条 反抗 ， 一 条 接受 改造 。 资 本 家 最 会 打 
算盘 ， 二 一 添 作 五 ， 他 看 到 资本 主义 改造 后 还 过 得 下 去 ， 一 打 还 是 接受 社会 主义 改造 有 
利 。 照 毛 主 席 的 话说 ， 是 有 选票 ， 有 饭 票 。 这 是 斗争 逼 得 他 们 无 路 可 走时 ， 才 走 的 这 一 条 
路 。 他 们 接受 了 公私 合营 ， 我 们 和 资产 阶级 斗争 的 胜 负 基本 决定 了 。 

我 们 和 资产 阶级 的 斗争 主要 有 两 次 ， 或 者 说 有 两 个 大 的 战役 。 一 是 三 反 五 反 ， 三 反 
五 反 前 资产 阶级 不 但 不 甘心 ， 而 且 还 想 用 糖衣 炮弹 来 拉 干 部 走 资本 主义 的 道路 。 那 时 资产 
阶级 那里 看 得 起 区 委 、 工 厂 支部 ， 那 个 厂 长 看 得 起 工人 ， 工 人 不 鞠 九 十 度 的 躬 就 不 满 。 三 
反 五 反 一 锤子 ， 在 政治 上 把 他 们 打 震 了 ， 他 们 不 能 再 和 我 们 旗 鼓 相对 的 作战 了 。 没 有 那 一 
斗争 ， 不 会 有 今天 公私 合营 这 样 的 胜利 ， 但 那 主要 是 政治 上 的 。 而 公私 合营 就 把 他 们 的 财 
产 都 拿 过 来 了 。 正 如 有 的 资本 家 说 ， 公 私 合 营 是 好 ， 但 是 我 的 祖宗 家 业 都 交 出 去 了 。 所 以 
主席 在 最 高 国务 会 议 上 说 ， 我 们 和 资产 阶级 斗争 的 胜 负 基 本 决定 了 ， 以 后 就 是 尾 子 了 ， 好 
办 了 。 现 在 ， 道 路 已 经 走 了 80---90% 了 ， 剩 下 这 一 点 ， 还 发 什么 悉 。 

今天 的 形势 是 : 私营 工商 业 公 私 合营 全 部 完成 ，90% 的 农户 加 入 了 人 合作社， 反革命 
分 子 狠 狠 的 打 了 一 下 ， 大 大 消 弱 了 。 当 然 ， 说 彻底 嘛 还 不 彻底 ， 但 是 经 过 这 以 后 ， 打 得 差 
不 多 了 。 因 此 比较 安定 了 ， 农 村 不 是 站 岗 防 毛 人 水 怪 ， 而 是 白天 晚上 打 井 、 积 肥 、 种 地 。 
特别 是 农业 发 展 纲 要 四 十 条 第 四 、 五 条 一 到 农村 ， 合 作 社 搞 得 好 的 话 ， 地 主 、 富 农 自 己 评 
比 ， 那 个 可 以 做 社员 ， 那 个 可 以 做 候补 社员 ， 那 个 应 管制 生产 ， 结 果 他 们 内 部 就 分 化 了 。 
有 的 地 主 、 富 农 一 个 家 庭 内 部 也 有 了 分 化 。 

城市 搞 了 胡 风 以 后 ， 搞 了 肃 反 、 镇 反 。 关 于 这 个 问题 ， 分 两 部 分 说 ， 首 先是 搞 胡 
风 ， 是 搞 他 的 唯心 主义 ， 反 动 思 想 ， 这 样 一 搞 高 级 知识 分 子 、 一 般 知 识 分 子 90% 都 发 动 
了 ， 特 别 是 把 落后 分 子 发 动 之 后 ， 对 知识 分 子 中 的 反动 思想 狠 狠 地 给 了 一 个 打击 。 接 着 内 
部 肃 反 ， 清 出 了 大 批 反 革命 分 子 和 反革命 组 织 。 内 部 一 搞 ， 敌 人 就 更 孤立 了 。 

通过 这 些 斗 争 ， 反 革命 气焰 打下 去 了 ， 斗 争 不 是 越 来 越 尖 锐 、 越 来 越 复杂 ， 不 是 我 
们 越 胜 利 ， 反 革命 越 凶 ， 而 是 把 敌人 打下 去 了 ， 斗 争 越 来 越 尖 锐 ， 只 是 在 一 定时 期 ， 不 能 
讲 现 在 斗争 更 尖锐 了 。 你 能 说 ， 同 资产 阶级 的 斗争 ， 在 资产 阶级 接受 社会 主义 改造 以 后 比 
五 反 前 还 激烈 ”不 能 这 样 说 。 你 能 说 今后 对 地 主 的 斗争 ， 比 土改 时 还 激烈 ?不 能 这 样 说 。 
你 能 说 今后 对 富农 的 斗争 比 农 业 合 作 化 前 更 尖锐 、 更 激烈 ? 不 能 这 样 说 ， 富 农 入 社 低 了 
头 ， 形 势 确 是 改变 了 。 

苏联 肃 反 ， 斯 大 林 有 错误 。 社 会 主义 愈 胜 利 ， 斗 争 愈 尖 锐 这 种 说 法 是 不 对 的 ， 苏 联 
共产 党 也 批判 了 。 

既然 情况 这 样 ， 今 年 比 去 年 多 抓 一 点 昵 ， 还 是 少 抓 一 点 ? 多 杀 一 点 ， 还 是 少 杀 一 
点 ? 我 们 是 马列 主义 者 ， 要 实事 求 是 ， 从 情况 出 发 ， 社 会 情况 这 样 ， 我 们 已 杀 、 关 、 管 搞 
了 4 百 万 左右 ， 难 道 还 要 和 去 年 一 样 ? 不 能 比 去 年 少 抓 一 点 ?中 央 决 定 今 年 少 抓 一 点 ， 主 
席 说 : 今年 就 是 有 意识 的 右 一 下 ， 是 30 万 、20 万 ， 还 是 10 几 万 。 和 希望 大 家 研究 。 

去 年 摘 严 一 点 ， 多 抓 一 些 ， 在 法 律 范围 内 ， 少 杀 长 判 一 些 ， 是 对 的 。 今 年 情况 变 
了 ， 须 要 少 抓 一 点 ， 从 宽 一 点 ， 中 央 政 策 是 这 样 决 定 的 。 那 么 ， 是 不 是 现在 反革命 都 没有 


了 呢 ? 没有 那 回 事 。 剩 下 的 反革命 是 不 是 不 会 在 那里 杀人 放火 昵 ? 除非 他 们 改造 好 。 或 者 
关 起 ， 杀 掉 ， 否 则 就 还 要 摘 反 革命 活动 。 不 能 设想 : 私营 工商 业 刚 刚 全 部 公私 合营 ， 农 业 
刚刚 合作 化 ;我 们 杀 、 关 、 管 了 几 百 万 ， 但 是 全 国 胜利 刚刚 六 年 多 ， 而 且 人 台湾 还 没有 解 
放 ， 世 界 还 有 帝国 主义 ， 今 天 就 能 睡 大 觉 了 ! 这 是 不 可 以 的 。 总 的 讲 斗 争 没有 那么 激烈 ， 
但 是 反革命 还 要 破坏 ， 人 公安、 检查 、 法 院 至 少 还 有 几 个 五 年 计划 失 不 了 业 。 反 革命 要 干 ， 
我 们 就 不 能 睡觉 

为 什么 从 宽 ， 情 况 变 了 。 特 别 是 对 历史 犯 ， 因 为 他 们 解放 后 再 没有 活动 。 而 对 现行 
犯 ， 过去、 现在 、 将 来 也 不 能 从 宽 ， 因 为 资本 主义 公私 合营 了 ， 农 业 合 作 化 完成 了 ， 地 主 
也 改造 好 了 ， 而 你 还 搞 反 革命 ， 所 以 对 现行 犯 不 能 宽 。 对 地 主 、 富 农 、 历 史 反 革命 从 宽 一 
点 处 理 ， 因 为 他 已 经 改造 了 ， 问 题 已 经 搞 清 楚 了 ， 不 进行 活动 了 。 这 是 一 。 另 外 ， 对 他 们 
从 宽 ， 就 可 以 使 公安 、 检 查 、 法 院 腾 出 手 来 集中 搞 现 行 反革命 ， 摘 现在 还 有 和 危害 的 分 子 ， 
孤立 现行 反革命 。 所 以 今年 宽 一 点 ， 但 不 是 所 有 都 宽 ， 少 捉 一 点 ， 不 是 警惕 性 都 不 要 了 ， 
可 以 睡 大 觉 了 ， 而 正 是 为 了 集中 打击 现行 犯 。 

所 以 有 些 人 讲 ， 去 年 左 ， 今 年 右 ， 左 也 是 你 们 ， 右 也 是 你 们 ， 宽 也 是 你 们 ， 严 也 是 
你 们 ， 这 些 意见 是 不 对 的 。 去 年 那样 做 是 对 的 ， 今 年 这 样 做 也 是 对 的 ， 为 什么 ? 因为 去 年 
是 去 年 的 情况 ， 而 今年 情况 变 了 。 

二 、 加 强 法 制 的 问题 。 现 在 我 们 的 法 制 有 可 能 健全 也 必须 健全 起 来 了 。 这 个 问题 在 
过 去 不 仅 没 有 可 能 ， 而 且 也 不 一 定 需 要 。 过 去 是 战争 时 期 ， 璧 如 在 第 二 次 国内 革命 战争 时 
期 和 抗日 战争 时 期 ， 都 不 能 搞 法 制 。 战 争 时 期 那 能 斯 斯 文 文 地 对 付 反革命 呢 ? 那个 时 候 ， 
对 付 反 音 命 不 是 放 ， 就 是 杀 ， 或 者 交 给 群众 管 起 来 。 抗 日 时 期 ， 敌 人 扫荡 ， 如 果农 民 发 现 
一 个 汉奸 或 敌人 的 侦探 ， 一 棒子 打倒 了 ， 一 块 石 涉 砸 死 了 ， 侦 察 、 起 诉 、 判 决 就 都 完成 
了 。 如 果 不 那 样 作 ， 就 要 有 整个 村 庄 或 一 大 批 的 人 杀害 。 不 那样 办 ， 就 会 帮助 反革命 。 至 
于 大 张 旗 鼓 镇 压 反 革命 的 时 候 ， 是 不 是 可 以 摘 法 制 呢 ? 是 不 是 可 以 搞 一 个 现在 的 法 院 组 织 
法 呢 ? 不 可 能 ， 而 且 那 个 时 候 那 样 办 对 我 们 也 是 无 益 的 。 同 时 ， 那 时 的 反革命 都 是 比较 暴 
露 的 ， 没 有 检察 机 关 ， 也 并 没有 发 生 什么 错误 。 如 果 大 张 旗 鼓 镇 反 的 时 候 强调 搞 法 制 ， 就 
会 影响 镇 反 斗 争 。 所 以 当时 只 是 搞 军 事 法 旗 ， 在 农村 也 搞 军 事 审判 。 那 个 时 候 要 健全 检 
察 、 司 法 机 关 是 不 是 可 能 呢 ? 不 可 能 。 新 区 一 个 县 只 有 几 个 老干部 ， 如 果 摘 法 院 ， 那 未 ， 
土改 、 减 租 减 上 就 都 摘 不 成 了 ， 因 此 ， 那 个 时 候 不 但 不 需要 搞 法 制 ， 不 可 能 搞 法 制 ， 而 且 
搞 法 制 对 我 们 是 无 益 的 。 历 史 经 验证 明 ， 当 时 搞 军 事 法 庭 是 对 的 。 还 有 一 个 情况 ， 解 放 初 
期 由 于 我 们 采取 了 包 下 来 的 政策 ， 法 院 里 边 有 大 批 目 人 员 ， 他 们 昨天 还 为 地 主 买 办 阶级 保 
镖 ， 审 判 共 产 党 人 ， 今 天 就 会 给 劳动 人 民 服 务 ? 只 有 没有 阶级 立场 的 人 才 会 这 样 想 。 如 果 
让 他 们 来 审判 反革命 ， 势 必 会 纵容 很 多 的 反革命 。 

现在 怎么 样 呢 ? 情况 不 同 了 。 五 年 计划 已 搞 到 第 四 年 了 。 很 多 工业 四 年 或 四 年 多 一 
点 就 可 以 完成 ， 农 业 合作 化 四 年 就 完成 了 。 我 们 的 干部 也 成 长 起 来 了 ， 现 在 再 说 没有 干部 
那 是 不 对 的 。 宪 法 已 公布 好 几 年 了 。 这 个 时 候 我 们 已 经 有 条 件 有 可 能 来 健全 法 制 。 同 时 ， 
反革命 的 情况 也 不 同 了 ， 有 很 多 反革命 是 隐藏 的 ， 隐 藏 在 我 们 的 党 内 、 机 关 、 工 厂 、 学 校 
中 ， 问 题 就 比较 多 ;同时 工人 农民 也 有 犯罪 的 ， 如 果 再 不 健全 法 制 就 容易 发 生 毛 病 了 。 现 
在 所 谓 健全 法 制 ， 主 要 是 健全 检察 机 关 。 去 年 捕 那 么 多 人 ， 都 是 集体 干 的， 检察 机 关 只 是 
盖 图 章 ， 因 为 没有 人 嘛 ! 集体 研究 形式 上 看 没有 检察 工作 ， 而 实际 上 是 有 检察 机 关 的 工作 
的 ， 因 为 法 院 、 检 察 都 参加 了 集体 研究 ， 参 加 了 集体 研究 ， 善 盖 章 有 什么 不 可 以 呢 ? 同 
时 ， 这 样 的 集体 研究 是 可 以 信任 的 。 去 年 的 一 揽 子 搞 还 是 解决 了 问题 。 今 年 的 检察 机 关 更 


健全 了 ， 捕 人 的 任务 也 小 了 ， 因 此 ， 凡 是 应 该 起 诉 的 案件 ， 检 察 机 关 就 要 一 律 承担 起 来 。 
干部 不 够 可 以 向 党 委 要 。 检 察 机 关 的 中 心 任务 就 是 对 反革命 和 刑事 犯 搞 侦 查 起 诉 ， 把 这 些 
任务 都 担负 起 来 ， 经 过 实际 斗争 ， 检 察 机 关 就 健全 起 来 了 ， 经 过 实际 斗争 ， 才 能 健 立 起 好 
的 作风 。 我 们 的 党 从 诞生 起 就 开始 了 斗争 ， 在 斗争 中 成 长 壮大 ， 解 放 军 也 是 在 斗争 中 建设 
起 来 的 。 公 安 机 关 也 是 如 此 。 大 张 旗 鼓 镇 反 以 前 ， 公 安 机 构 也 不 人 健全， 大张旗鼓 镇 反 以 后 
就 健全 了 。 在 斗争 中 建立 起 来 的 制度 ， 就 会 适合 我 们 的 情况 ， 不 会 是 闭门造车 。 
健全 法 制 的 中 心 一 环 是 把 检察 机 关 健 全 起 来 ， 检 察 机 关 健 全 了 以 后 ， 公 安 、 法 院 的 
担子 也 就 可 以 减轻 了 ， 现 在 有 的 一 个 审判 员 ， 一 个 书记 ， 每 月 办 四 、 五 十 件 案子 ， 为 什么 
能 够 这 样 呢 ? 就 是 因为 有 了 检察 工作 ， 当 然 法 院 本 身 也 有 经 验 了 ， 工 作 也 改进 了 。 有 了 检 
察 机 关 ， 公 安 机 关 的 任务 也 可 以 减轻 一 部 分 。 

那 末 ， 法 制 健全 了 还 会 不 会 发 生 错 误 ? 错误 可 以 减少 是 肯定 的 ， 但 是 会 不 会 一 件 不 
错 昵 ? 不 可 能 。 公 安 搞 第 一 道 工序 ， 错 误 可 能 多 一 些 ， 检 察 摘 第 二 道 当然 会 少 ， 法 院 搞 第 
三 道 工序 错误 会 更 少 。 现 在 我 们 来 考虑 这 个 问题 ， 是 不 是 公安 机 关 可 以 一 个 不 错 ， 捕 一 个 
对 一 个 ， 捕 一 百 对 一 百 ， 捕 一 万 对 一 万 ? 我 说 这 是 不 可 能 的 。 这 只 是 奋斗 目标 。 因 为 材料 
再 搞 得 充分 ， 被 告 总 是 还 没有 问 嘛 ! 这 样 说 当然 不 是 提倡 乱 捕 。 正 是 因为 公安 机 关 可 能 有 
普 误 ， 才 要 有 检察 机 关 的 侦查 起 诉 。 如 果 一 定 要 公安 机 关 摘 一 个 对 一 个 ， 势 必 就 有 许多 嫌 
疑 分 子 可 以 自由 活动 了 ， 这 就 等 于 束缚 住 我 们 自己 的 手脚 。 检 察 机 关 起 诉 了 ， 是 不 是 就 一 
定 没有 错误 了 了 呢 ? 不 会 的 。 检 察 机 关 起 诉 了 ， 法 院 还 要 审判 ， 法 院 审判 有 几 种 情况 ， 一 种 
是 撤销 起 诉 ， 一 种 是 宣告 无 罪 ， 有 判 罪 的 但 也 有 宣告 无 罪 的 ， 那 末 ， 是 不 是 法 院 的 判决 就 
一 定 对 了 呢 ? 也 不 会 有 这 回 事 。 既 然 判 决 就 对 ， 为 什么 还 要 有 上 级 法 院 呢 ? 又 规定 反革命 
可 以 上 诉 呢 ? 这样 是 由 于 估计 到 事实 上 可 能 有 判 错 的 。 上 级 法 院 判 了 的 是 否 就 一 定 不 错 了 
呢 ? 也 可 能 发 生 错误 ， 所 以 要 有 监督 程序 。 经 过 公安 机 关 的 侦察 、 预 审 ， 检 察 机 关 的 侦查 
起 诉 ， 法 院 的 审判 等 等 这 一 系列 的 工作 ， 最 后 能 保证 不 犯错 误 ， 那 就 不 错 了 。 
发 生 了 错误 怎么 办 呢 ? 那 就 要 纠正 。 我 们 就 靠 这 一 条 ， 有 一 种 旧 法 观点 ， 说 法 院 的 
判决 要 保持 稳定 性 ， 要 维护 法 律 的 尊严 。 这 是 错误 的 观点 。 人 都 判 错 了 ， 还 要 什么 稳定 
呢 ? 所 以 有 了 错误 就 要 改正 。 下 级 法 院 、 上 级 法 院 、 公 安 机 关 、 检 察 机 关 都 可 以 提出 来 要 
求 纠 正 。 这 样 作 不 但 不 丢人 ， 不 但 不 丧失 威信 ， 而 且 更 会 有 威信 ， 更 会 取得 群众 的 拥护 ， 
减少 错误 。 我 们 的 威信 就 建立 在 这 上 面 。 还 有 一 种 观点 ， 就 是 有 人 主张 上 诉 审 不 做 实体 
审 ， 只 作法 律 审 ， 这 种 观点 也 是 错误 的 。 上 诉 审 首先 是 要 看 案情 对 不 对 ， 然 后 再 看 法 律 对 
不 对 ， 上 诉 审 要 做 调查 研究 ， 否 则 ， 上 诉 就 没有 实际 意义 了 。 中 央 最 近 开 会 批评 了 这 个 观 
点 。 当 然 上 告 时 不 一 定 都 要 传 原告 被 告 ， 这 要 看 情况 。 上 级 法 院 也 应 该 搞 调查 研究 。 毛 主 
席 说 没有 调查 研究 ， 就 没有 发 言 权 。 连 发 言 权 都 没有 ， 难 道 还 有 判决 权 ? 这 是 唯心 主义 的 
观点 。 过 去 判 错 的 案件 主要 不 在 于 量刑 畸 轻 畸 重 ， 而 在 于 事实 有 出 入 ， 所 以 事实 是 根据 ， 
法 律 是 准绳 。 

这 样 就 有 个 责任 问题 。 究 竟 有 了 错误 谁 负 责 ? 检察 院 、 法 院 都 有 同志 说 ， 去 年 镇 压 
是 集体 干 的 ， 检 察 机 关 只 是 盖 个 图 章 ， 结 果 发 生 了 错误 ， 因 为 有 党 委 领 导 ， 错 了 也 没 法 
说 ， 只 有 硬 着 头皮 作 检 讨 。 这 有 两 方面 的 情况 ， 一 方面 假如 有 的 公安 机 关 不 接受 检察 机 
关 的 意见 而 犯 了 错误 ， 当 然 要 注意 纠正 。 另 一 方面 ， 经 过 检察 机 关 批 准 逮 捕 的 是 否 就 没 
有 错误 了 呢 ? 没有 那 回 事 。 大 家 都 是 共产 党 员 ， 都 会 犯错 误 ， 只 要 有 工作 ， 就 会 犯错 误 。 
现在 的 问题 不 要 去 追究 责任 ， 而 是 应 该 从 这 里 取得 经 验 教训 。 集 体 搞 的 就 集体 负责 。 谁 应 
该 检讨 ， 谁 就 检讨 。 现 在 有 的 地 方 不 是 在 设法 搞 清 是 非 ， 而 是 在 那里 追究 责任 ， 你 推 我 ， 


我 推 你 ， 这 是 不 好 的 ， 至 少 是 没有 益处 的 。 以 后 这 种 情况 还 是 会 发 生 的。 去 年 检察 机 关 不 
健全 ， 如 果 不 是 集体 搞 ， 可 能 犯 更 多 的 错误 。 今 年 就 不 能 那样 干 了 ， 应 该 公安 机 关 集 体 搞 
一 道 ， 检 察 机 关 和 集体 搞 一 道 ， 法 院 再 集体 搞 一 道 ， 最 后 判决 的 时 候 ， 三 个 机 关 商 议 ， 把 意 
见 搞 一 致 ， 需 要 党 委 批 就 请 党 委 批 一 下 ， 假 如 有 不 同意 见 ， 还 可 以 再 商量 一 下 。 这 样 就 可 
以 避免 很 多 错误 。 

还 有 一 个 错误 和 违法 的 问题 ， 就 是 搞 错 了 是 不 是 违法 ? 这 有 两 种 情况 ， 一 种 是 如 果 
公安 机 关 捕 人 未 经 检察 机 关 批准 ， 即 使 捕 对 了 也 是 违法 的 。 璧 如 一 个 全 国人 民 代 表 未 经 常 
务 委员 会 批准 就 逮捕 了 ， 即 使 他 真正 是 个 特务 ， 捕 了 也 是 违法 的 。 吃 一 种 是 公安 机 关 捕 人 
只 要 经 过 检察 机 关 批 准 ， 捕 错 了 也 不 违法 。 至 于 赔偿 问题 ， 如 果 不 是 内 部 有 坏 分 子 有 意 陷 
害 ， 一 般 地 不 做 赔偿 ， 当 然 如 果 是 穷 苗 的 人 生活 确实 困难 ， 可 以 予以 救济 。 

还 有 一 个 问题 。 毛 主席 经 常 讲 ， 最 近 还 讲 过 ， 我 们 对 反革命 犯 和 刑事 犯 永远 不 能 使 
用 肉 刑 ， 包 括 变相 的 肉 刑 ， 辟 如 和 车轮 战 。 肉 刑 是 封建 社会 传 下 来 的 。 还 在 20 几 年 以 前 ， 
即 在 井 岗 山 时 代 ， 我 们 党 就 提出 要 反对 逼供 信 ， 茜 止 肉 刑 。 肉 刑 是 犯法 的 。 这 是 我 们 犯错 
误 的 很 重要 的 根源 ， 一 定 要 坚决 彻底 地 禁止 肉 刑 ， 对 于 屡 犯 不 改 的 人 就 要 给 以 处 神 ， 或 者 
调 做 其 他 的 工作 。 

还 有 一 条 ， 就 是 不 要 轻信 口供 ， 要 搞 可 靠 的 证 据 。 这 也 是 多 少年 前 毛 主席 就 讲 过 
的 。 轻 信 口 供 ， 会 把 自己 搞 乱 了 。 当 然 ， 犯 人 的 口供 也 不 是 完全 不 信 ， 但 总 是 要 有 证 据 。 

毛 主 席 还 再 三 讲 ， 我 们 永远 不 能 秘密 处 决 人 ， 处 次 人 一 定 要 贴 布告 ， 说 明 判 处 死刑 
的 原因 ， 延 安 撤退 的 时 候 杀 了 一 个 反革命 末 帖 布告 ， 毛 主席 曾经 再 三 追问 。 

按照 以 上 的 这 些 办 法 ， 即 使 我 们 的 工作 有 点 错误 ， 也 可 以 减 到 最 小 的 限度 。 这 样 搞 
起 来 ， 我 们 的 法 制 也 就 会 健全 起 来 了 。 

《三 ) 人 民警 察 的 作风 问题 。1952 年 曾经 在 全 国 范围 内 检查 过 一 次 旧 警 察 作风 的 
问题 。 这 是 牵涉 到 根本 性 质 的 问题 。 公 安 、 检 察 、 法 院 是 国家 的 专政 机 关 ， 是 阶级 压迫 的 
武器 。 要 注意 到 两 个 方面 : 一 个 叫 专政 ， 就 是 对 于 反革命 分 子 、 刑 事 犯 罪 分 子 和 其 他 违法 
分 子 ， 是 没什么 民主 可 谓 的 ， 我 们 的 刀子 就 是 要 对 着 他 们 ， 公 安 机 关 要 踩 在 他 们 的 头 上 ; 
另 一 方面 ， 一 定 要 注意 不 能 踩 在 人 民 的 头 上 ， 对 人 民 要 讲 民主 ， 因 为 我 们 是 人 民 的 勤务 
。 从 毛 主 席 到 每 一 个 共产 和 党员、 每 一 个 工作 人 员 ， 既 是 人 民 的 领导 者 ， 又 是 人 民 的 勤务 
4 ， 我 们 的 解放 军 也 是 如 此 ， 从 元 帅 到 士兵 ， 也 都 是 人 民 的 警卫 员 、 勤 务 员 。 

公安 机 关 和 人 民 和 警察 在 人 民 中 有 很 高 的 威信 ， 和 解放 前 的 旧 警察 根 本 不 同 ， 受 到 了 
人 民 和 群众 的 爱护 和 尊敬 。 但 是 ， 如 果 我 们 不 注意 ， 站 在 人 民 和 群众 头 上 ， 那 就 会 脱离 群众 ， 
就 会 很 糟糕 ， 要 犯 根本 错误 。 公 安 机 关 对 反革命 要 专政 ， 要 压迫 ， 但 是 对 于 劳动 人 民 ， 一 
定 要 保护 ， 即 使 对 于 过 去 的 地 主 、 富 农 ， 只 要 这 些 人 在 今天 改 好 了 ， 也 要 保护 。 因 此 ， 坚 
持 反 对 旧 和 警察 作风 就 非常 重要 ， 一 定 要 保证 自己 永远 是 人 民 的 勤务 员 。 

主席 最 近 指 示 ， 要 在 公安 系统 内 再 摘 一 次 反对 有 旧 和 警察 的 作风 ， 在 今后 ， 要 每 隔 3 年 
搞 一 次 ， 我 看 今后 可 以 两 年 搞 一 次 ， 我 们 人 钝 这 样 作 ， 我 们 的 无 产 阶级 专政 的 本 质 就 会 体现 
得 更 清楚 。 因 此 ， 主 席 指示 要 全 国 范围 内 普遍 反对 一 次 压 在 人 民 头 上 的 旧 警 察 作风 ， 请 大 
家 考虑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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